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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黄岛区海青镇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园可以
一游。

于是，一大早，我们一行6人便出发了。
乘上公交车，我发现窗外的地里盛开很多黄色

小花，小花的黄色纯亮，团团簇簇镶嵌在道边田头，
很是赏心悦目，但不知是何种植物。熟识植物的起
庆说，那是苦菜花。

苦菜我是知道的，每年春天喜买苦菜吃，主
要吃根。苦菜蘸甜酱，吃起来苦甜交融，也算一
种美味，几乎老年人都爱吃，据说它还有降火去
毒的作用。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注目了一路苦菜花。就
想，它生存的区域可延绵到远山旷野。它不是大花
名花，不需要严格保护，精心培育。它随遇而安，野
生野长，自由自在，有一种独特的精神。

来到海青镇，看到一条河，河面有一条仿古游
船，河畔有一架防古水车，河上有一座仿古廊桥，过
桥见一片白墙青瓦的新建筑，多数房子空着，似在
装修，名曰茶叶基地。

于是，我们的游趣尽在生机盎然的景致。在河
边，我发现了开着大黄花的植物，起庆说它叫黄香
蒲。看到它拳头大的花朵纯黄鲜亮，姿态优雅，如
鸟似蝶，旅友们在欣赏之余，纷纷在它旁边拍照留
影。资料显示：黄昌蒲是一种湿生草本植物，植株
高大，叶子茂密，长剑形，长60-100厘米，花径8厘
米。黄菖蒲原产欧洲，是水生花卉中的骄子，观赏
价值极高，也是一味良药。干燥的根茎可缓解牙
痛，还可调经，治腹泻。

河里的睡莲只能远观，可能花期未到，仅有寥
寥十朵八朵莲花，在拥挤的莲叶中绽放。

在河岸上行走，又发现了车矢菊，晶蓝色的车
矢菊！要蹲下身去看，这花有一元硬币大，花色纯
蓝耀眼，一种是伞房花序，一种是圆锥花序。矢车
菊的故乡在欧洲。它原是一种野生花卉，有紫、蓝、
浅红、白色等品种，其中紫、蓝色最为名贵。在德国
的山坡、田野、水畔、路边、房前屋后，到处都有。它
被德国奉为国花。

还有一种野菜叫荠荠毛，低头细观，它叶子细

长，叶边带刺，开紫色小花也如硬币大，星星点点也
是好看。据说荠荠毛和着豆面做小豆腐吃，鲜香可
口。荠荠毛也有药用价值，它的叶汁，不但止血，且
能消炎防止化脓。

蒲公英是熟悉的，它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
绒球，花开后随风飘到别地孕育新生命。它的花语
为无法停留的爱、自信自由。它的花朵随风飞扬，
风一吹就散了。蒲公英的药用在草族中出众：可用
于治疗疔疮肿毒，乳痈，瘰疬，目赤，咽痛，肺痈，肠
痈，湿热黄疸，热淋涩痛等。

很是亮眼的发现是银扇草，因其角果像银扇而
得名。它的叶子呈卵形状，边缘为粗糙锯齿状。植
株高度约60-100厘米，开着鲜亮的紫红色或白色的
花，并散发香气。据悉，它原产于欧亚大陆，深受世
界各国喜爱，因其果荚形状酷似银元，故有“金钱
花”“大金币草”之称。

发现无心菜，要贴着地面看。它的草梗细如火
柴杆，草叶如豆，白花如米，一簇一堆密集生长。别
名最多也很形象：蚤缀、雀儿蛋、鸡肠子草、铃铃草、

蚂蚁草、灯笼草、星子草等。别看这小小草叫“无心
菜”，可它的药用价值可不少：具有清热、解毒、凉
血、止血的功能，可治便秘、鼻衄、痔疮、小便浑浊、
疮疡肿毒。

怪不得中草药延绵几千年至今不衰，药典
罗列的百千种小草均可治病；怪不得食草动
物，几乎见不到生病，辽阔的原野是它们的“天
然医院”。

草芸芸，人芸芸。
芸芸凡人常被权贵者视为“草芥”。
芸芸凡人常自轻自贱自为“草民”。
岂不知，唯小草生绿，才是春天的起拍，然后大

地的绿色演奏出树绿花繁的圆舞曲，演奏出麦浪滚
滚夏花绚烂的交响乐，演奏出收获丰硕秋叶静美的
赞美诗。

草之绿，是大自然所赐的生命底色，寸草不生
的荒漠，没有生命可言。

草之命，是造物主创造的生命，所以“野火烧不
尽，春风吹又生”。

文话西游

神仙也有常人心
◎文小姐

百草园

唐僧师徒四人辞别乌鸡国，遇到妖怪红孩儿，
此小妖厉害，缚了唐僧，悟空和沙僧均拿它无奈，
着八戒到南海去请菩萨。红孩儿也确实有能耐，
变作一个假观世音模样，八戒见像作佛，上前即
拜，而且跟着假菩萨返回旧路，自陷罗网，被妖怪
逮了个正着。

悟空恢复体力后，再去南海请菩萨，当菩萨
听说妖怪变成自己的模样行妖行骗后，不由得大
恼：“那泼妖敢变我的模样！”气得大喝一声，将手
中宝珠净瓶往海心里扑的一扔，吓得悟空毛骨竦
然，即起身侍立下面，道：“这菩萨火性不退，会不
会是怪老孙说的话不好，坏了其名声，就把净瓶
扔了？”当宝瓶再浮上水面的时候，菩萨让悟空把
宝瓶取过来，悟空却拿不动。菩萨道：“你这猴
头，只会说嘴，瓶儿你也拿不动，怎么去降妖缚
怪？”行者道：“不瞒菩萨说，平日拿得动，今日拿
不动。想是吃了妖精的亏，筋力弱了。”菩萨道：
“平时是个空瓶，如今是净瓶抛下海去，这一时
间，转过了三江五湖，八海四渎，溪源潭洞之间，
共借了一海水在里面。你哪里有架海的斤量？
所以拿不动也。”菩萨卖弄到这个时候还不算完，
又继续滔滔不绝地卖弄：“悟空，我这瓶中甘露水
浆，比那龙王的私雨不同，能灭那妖精的三昧
火。待要与你拿了去，你却拿不动；待要着善财
龙女与你同去，你却又不是好心，专一只会骗
人。你见我这龙女貌美，净瓶又是个宝物，你假
若骗了去，却哪有工夫又来寻你？你必须留些会
么东西抵押在这儿。”

菩萨却让悟空拿东西作抵押，确实让人笑掉大
牙！难怪悟空后来也能说出拍马屁的话来：“弟子

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若驾筋斗云啊，掀露身体，恐
菩萨怪我不敬。”菩萨闻言，即着善财龙女去莲花池
里，劈一瓣莲花，放在石岩下边水上，一口气吹开，
又一口气，吹过南洋苦海，渡到了彼岸。

菩萨的卖弄，让人大跌眼镜，连悟空都轻视观
音了，笑道：“这菩萨卖弄神通，把老孙这等呼来喝
去的，一点儿也不当回事！”

菩萨一副常人心肠，如来也不例外。在孙悟
空难以战胜独兕大王时，恳请如来出面相助。如
来听说前后缘由，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
道：“那怪物我虽然知道它是谁，但不能跟你说的
太明白，你这猴儿嘴太杂，传出去说是我指认的
它，它就找上灵山，反而遗祸于我。我这里着法力
助你擒他去罢。”如来这番话与观音的那番话同样
让人大跌眼镜，不禁让人生疑，这到底是神圣还是
凡人啊？

这还不算，如来不明讲，还暗中吩咐两个保
镖：“那妖魔神通广大，如果再让它收了金丹砂，就
教孙悟空上太上老君处找妖怪的踪迹，就可以轻
而易举地擒拿它了。”悟空闻言：“可恨，可恨！如
来却也把老孙给闪了一下！当时直接说不就行
了，还用得着这样拐弯抹角兜圈子走远路？”原来，
如来之所以不便明讲而采用暗示，是避讳太上老
君的身份，如来是佛教的至高尊长，老君是道教的
至高尊长，两个集团的最高领导人，两个组织的老
大，谁也不好找茬生事，明争起来，说不定就是火
拼，弄得个两败俱伤！

神仙也有常人心，天上也演人间事。位再高，
权再重，也还都是凡人，倒不如让我们时刻保持一
颗平常心，拨去那份伪装的清高模样吧！

童年时的苏北小镇，有一条从南山流向大海
的涧水。她穿镇而过，一架青石板小桥，将一分
为二的小镇连通，将生活与贸易连通。涧水时大
时小。发洪水时，水面上漂浮着树枝败叶，半死
不活的鱼与蛇；平静时，清浅蜿蜒，总能看见女子
挽了洗衣篮下到涧边，听得到捣衣的声音。

一条涧水会有什么坏心思呢？然而，流言的
传递往往藉着她穿镇而过。看到那个白白胖胖
的男人了没？据说这镇上欢蹦乱跳的小崽子们
当中，至少十个八个是他的种。还有那个爱穿红
衣裳的小娘子，在大草垛里与人约会，被抓了现
行。

谁能知道，有一天，流言也会与我有关。
有一位中年妇女，是这小镇上特别的存在。

她的眼睛是绿色的，头发是栗色的，身段高挑，一
脸雀斑。她是漂亮的；而且，她说一口地道的苏
北土话。她在街头的邮亭里工作。几乎每一个
人都知道她。她的邮亭，就仿佛一个流言播散
地。她也是母亲的朋友。

有一天，母亲从邮亭经过，被她叫住了，要替
我说媒。母亲推托说，我家这丫头，根本不听我
的话。她愣怔了一下，顿悟道：是呢，她又不是你
亲生的，怨不得不听你的话。母亲也愣怔住了：
谁说她不是我亲生的？她默然一笑，一副你瞒不
住我的神情。

其实，这样的流言早于母亲与她的交谈而
传播开来，从涧水之南流向涧水之北。唯有当
事者一无所知。当母亲知道的时候，她可能已
经是倒数之人。母亲个头小小的，而我是高个
子；母亲的皮肤白里透红，是俗话说“气死太阳”
的那一种，而我从小就黑得出了名；母亲是单眼
皮，我的眼睛却又双又大；母亲是趴鼻梁，而我
的鼻子高而且直；母亲的血型是 B，而我是
O……单从外貌上看，连我都有理由相信，我不
是母亲亲生的。

我不是在这个小镇出生的。我从遥远的福
州来到这里时，已经虚龄三岁。人们完全有理由
臆断，我可能并非母亲亲生。我觉得此事非常可
笑。但是面对母亲的忿怒，我只好将笑意吞回肚
子里。母亲也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我乃亲生。她
终究意难平。当她再次经过邮亭之时，她对她的
中年妇女朋友说：我的丫头，不是我生的，难道是
你生的？那位朋友很是诧异：又不是我说的！总
之，这件事情的结局很糟糕，她们连朋友也没得
做了。

流言这东西，你追不到它的源头，无法正本
清源；你也不知道它会流向何处，无法堵住悠悠
之口。就连我这当事人，也不由自主设想另一种
可能。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我真的不是母亲
生的，那我是谁生的呢？我又该到哪里去寻找那
位可能存在的亲生母亲呢？我知道，这样的设

想，对母亲极其不公平；但是类似的胡思乱想，是
真的有过。由此也可见流言的威力。它莫名其
妙地引导你，走向许多个叉路口。

流言是杀人的。因为流言，多半等同于谣
言、谎言，并且是出于恶者。人生或短或长，人心
不可测度，谁还遇不上几回流言呢？人的口，善
的，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滋养生命；恶的，就会流
出污泥浊水，毁人生命。

网上认识一位女性琳达，高校教师，育有一
子，收养一女。虽是再嫁，但过得非常幸福。就
是这样一位知识女性，却平白无故遭遇了网暴。
一个从来不敢透露真实姓名也不知男女之人，IP
地址是海外的。此人先是攻击她违背国策，竟然
拥有两个孩子；后来得知女儿为收养的孤女，又
翻云覆雨，大胆推测，此孤女乃是其私生女。琳
达越是辩白，引来的污泥浊水就越多。反正你在
明处，人在暗处，叫你百口莫辩，就算打官司也找
不到人。

得知她是再嫁之人，此人又开始诬蔑她婚内
出轨；更可怕的是，此人竟然向她儿子所读的大
学发送邮件，严重干扰了儿子的学习生活。

因为经历过，所以我知道她所受的伤
痛。我告诉她，千万不要把自己变成所厌恶
的那种人。只管幸福。因为幸福，是对恶人
最好的反击。

由于工作原因，我曾经与先生异地分居过几
个月。那几个月里，先生每个周末都会赶过来，
与我团聚。饶是这样，也挡不住流言啊。有人，
这人还自称我的朋友，在一个夜晚给我先生打去
电话，说我正在陪一位师长，估计是夜不归宿
了。而那位师长，也正是应这位朋友之邀，过来
给他“长脸”的。那时，单位为我租了一套海军宿
舍。这位朋友不知道，宿舍里是装有固定电话
的。先生打我的手机，我立刻请他打到固话上。
那一刻，我正搂着女儿，在给她讲睡前故事。流
言自然不攻而破。而那结果当然是，夫妻感情愈
坚，朋友却没得做了。

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看不透人心。损人
利己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究竟是为哪
般？面对流言，许多时候，你无法自证清白，无
法为自己伸冤。你只能仰首望天，湛湛青天不
可欺啊！

明白了这一点，你更无须自证清白。三毛
说：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而我，宁愿做那个撒种
的人。遇到良田撒良种，育良禾；遇到洪水泛滥，
你仍然要把有生命的谷种撒在水面上。当洪水
消退，那谷种会落地生根，长出好庄稼；即使洪水
不消不退，那谷种也会成为许多生命的滋养。你
只管撒种，撒好种，是否收成，在天。而你，虽然
不可能堵住悠悠之口，却能够不为所伤，更能够
成为润养自己、滋养他人的人。

我们小的时候，对雨的印象，是很美好的。
春雨总是淅淅沥沥，残冬消尽，疏雨过，清明

后，双燕归来细雨中。那时京城的燕子很多，春雨
中，我家的院子里，“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是常
见景象。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燕子总是伴着
春风春雨而来。在我家的一溜北房中，最多时有
五户燕子落巢。春雨潇潇，它们搭起的燕窝精致
而舒适，燕子好像与人类有着天然的亲和力，在一
些会搞恶作剧的孩童身边，也敢飞来飞去，春雨淋
湿了它们油黑的羽毛，可它们仍顽强地不间断地
一口一口衔来树叶、草茎和泥土，筑着它们小巧玲
珑的窝。

啄木鸟有时也会飞来，但那鸟太机警了，远远
地，只要有一点点人类的声音或气息，它们就会飞
走，哪怕树干上有一条已经被它叼出来的肥大虫
子。而燕子则家常得很，与孩子为伍，与坐在门墩
上的老奶奶来个“一面之交”，都是常有的事，只
是，它们那小小的黑眼珠也很警觉。那时，春雨中
的燕子是我们常来常往的好朋友；是飞来飞去的
黑色小精灵。

今天，京城里有比我小时更精致、更漂亮的四
合院，我去过一套主人用巨资买下的四合院，雕梁
画栋，满种海棠和丁香，五月春光里，海棠绽放若云
霞，丁香含苞散清香，雨还有，花还在，燕子没了，少
了墙头丹杏雨余花，门外杨柳风后絮，少了“春色遍
芳菲、闲檐双燕归”。

对我们十一二岁的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还是
京城夏天的雨，春雨显得过于温柔，在孩子的眼里
少了些乐趣，而夏天的雨就不一样了，没了春雨的
缠绵，多了电闪雷鸣的暴烈。

夏季常有的景象是刚刚还是瓦蓝的天，一阵风
吹过来顷刻间“雷雨四山黑”，接着就是大雨如注。
我们被这种说来就来的雨淋成落汤鸡的时候太多
了，如放学回家的路上、爬完景山归来的途中。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
们急匆匆吃完饭，准备和伙伴一块去附近的太保
街小学看露天电影，正当我换衣服的时候（我小
时有个习惯，每次看电影之前总爱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远远地，就有一两声闷闷的沉雷传

来，大人们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劝孩子们不要去
了，可哪个孩子听呢！电影太吸引人了，《怒海轻
骑》，别说看，光听名字就把这帮孩子的魂勾走
了。我们顶着雷声，连跑带逃地奔出了家门，可，
真是“不听大人言，吃亏在眼前”，没跑几步，狂风
平地而起，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一瞬间把我们
个个浇了个透，看了看大伙没有“撤”的意思，我
也就一往无前冲向暴风雨中。说来也怪，可能是
老天太体谅这帮小电影迷了吧，快到小学门口
时，雨居然停了！风润云湿，放电影的叔叔呵呵
笑着——电影准时开始！

电影演完了，大家还没回过神来，互相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身上的衣服全干了，我们你一言
我一语一路欢歌回家去，可能是没看到我们被淋透
的狼狈样吧，家长也就没有责罚我们。第二天我们
一帮一伙地又上学去了。现在回想起这件事，除了
觉得好玩，还有些怪怪的感觉：淋了那么大的雨，竟
然没有一个孩子发烧感冒！那时小孩的营养肯定
没法和今天比，什么奶油蛋糕、巧克力啊，想都甭
想，可是怎么都那么结实呢？个个皮实！

我小的时候，还赶上过京城最大的雨，好像是上
世纪五十年代末，那雨下的，走在路上眼都睁不开，
我家那方方正正的院子顷刻就变成了一方池塘，什
么指甲草啊，夜来香啊都被淹了，雨水一股一股浇在
玻璃窗、房柱子上，烂银一般，天黑得好像到了世界
末日，最淘的孩子也躲进了屋子，可是雨势刚小了一
些还没停不来，各家孩子都叽里哇啦从屋子里跑出
来，就像得到命令一般，在过膝的水中蹚水的蹚水，
捉蜻蜓的捉蜻蜓，乱成一片，当然最统一的一个游戏
是大家兴奋地齐声唱着一个京城孩子都会的歌谣：
“下雨喽，冒泡喽，和尚顶着草帽喽……”

接下来的几天，雨势更大，连下三天，铺天盖
地，水深过膝，学校的联络网传下来了：停止上课，
放假三天，注意安全！“放假三天”都记住了，“注意
安全”都没听见，我们在成了水巷的胡同里肆意扑
腾，可逮着水了，有人还玩起了“狗刨”。最传奇的
“故事”是一帮男孩子在奔向北面护城河的路上捉
住了一条大鱼。

京城的雨、如注的雨、畅快淋漓的雨，伴我们度
过了多姿多彩的童年。

把谷种撒在水面上
沉思录

◎周雁羽

京城那些雨
◎王琦

忆往昔

虫鸣雨朦胧，踱步近池行。
浮萍盛珍珠，子午莲花浓。

新夏赏莲
◎陈焕焱


